
黄竞欧：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
个体，被镶嵌在所谓的信息网络当
中，不可推卸地站在了这样一个节
点的位置，每天要收到大量的消
息。我现在觉得谁都是我的领导，
包括快递小哥说你赶快把单号发
一下，我也觉得他在对我进行某种
发号施令，让我去完成这样每一个
动作的信息的链接。在这样的一个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在每天收到的
无数的平台推送当中去拣选信息，
让自己活得相对轻松？

刘擎：许纪霖老师是我的老
朋友，比我年长6岁，但他在新媒
体的使用方面总是领先于我。我
一直保持对微信的谨慎，开始是
回避的，但许老师告诉我微信很
好用，比如出国打电话可以不用
花钱，我是跟他学加了微信。所以
我对社交平台技术的使用是比较
保守的，甚至有点畏惧。当然，现
在也离不开微信了。我也偶尔发
朋友圈，有许多微信群，但只有几
个群的信息是坚持看的，我基本
潜水，不敢发言，因为一旦发言介
入讨论，就会花大量时间。

赫拉利在他的新书《智人之
上》中讲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网
络。但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每个
人都被镶嵌在不同类型的网络和
同一类型的多重网络之间，所以
我们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一
种信息过载的负担。这种负担让
我们没有办法很好地辨别真假是
非对错。

有人说，有得选总比没得选
好，有选择就意味着自由。但是由
于我们有过度的选择可能，而且
每次选择都是自愿，最后我们变
得好像不那么自由了。这是我们
现在面临的问题。它造成的不仅
是一般的问题，比如信息来不及
读，而是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比
如一种时间的错乱感。

如果你喜欢追剧、追电影，甚
至喜欢读书，它要求你是一个平
缓的线性的时间感；如果你是玩
游戏的，你需要的是即刻反应，而
在工作当中你要赶deadline，面对
快递小哥你要马上解决问题。每
一种信息网络都带有自己特定的
时间感，我们嵌入不同的网络中，
就会错乱。

刷了这么多短视频，在各个
社交平台上逛一圈，这一天就过
去了，结果会生出虚无感，这一天
好像没有留下任何值得铭记和讲
述的故事。于是，我们淹没在无数
别人的故事里，却失去了自己的
故事。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世界
已然是一个信息的汪洋大海。这
么多的信息里边也有对信息的反
思，对信息过载的反思，包括赫拉
利这本书，包括我们正在进行的

对话，同时也成为一种信息。我们
没办法真正地脱离海洋，只有在里
边学会游泳，学会在岛屿上停歇一
会儿，喘喘气，而不被海水淹死。

当然，信息不是同质化的，有
一些浪潮可以抵挡另外一些浪
潮，就看你是要借用什么样的浪
潮来抵御什么。如果你有抵御的
意愿，却感到非常乏力，缺乏能量
做出这种努力，那么，有赫拉利这
样一些论述，这种对现在的信息
浪潮有反思批判的声音，可能会
帮助你建立一个自己的岛屿，时
不时地上岸，在那里歇息。

有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电子产
品关掉，来读一本书，你会发现你
的状态和心态可能非常好，整个时
间感和情绪状态都可能会改变。我
现在尝试，比如说连续一天不看手
机，只在晚上某个特定的时候把手
机打开读一些微信，会感到非常
好。如果我们相信有自由意志，我
们仍然是有所作为的。其实，努力
摆脱信息过载的理论、论述和感召
的声音一直存在，这也是信息海洋
里的一份礼物。

许纪霖：刘老师提供了他的经
验，我讲讲我的感受。在我看来实
际上过去是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
在信息匮乏时代，人们是在寻找真
相。因为信息太匮乏了，信息都被
垄断了，你是被动的，是一个客体，
所谓受众。今天是一个信息过载的
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表面看起
来你不再是受众了，你已经进入不
是寻找真相，而是筛选真相的世
界。面对各种相互冲突、不断反转
的所谓的真相，你最后信哪个？你
要筛选，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时代，像我们这个年龄是完整地经
历了这两个时代，可能你开始进入
信息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是所谓筛
选真相的时代了。刘老师刚才反复
说脱离这种信息的大海，如果一不

小心的话你就被它淹没了，失去了
自我，所以他要逃到孤岛上去，就
是一种隔离的智慧，用他的深邃的
哲学，有距离地来思考它。

刘擎：在岛上歇息，逃离是做
不到的。

许纪霖：这是刘老师的一种方
式，但是我恐怕是另外一种方式，
我更愿意依然和大海拥抱，沉浸在
海水里边。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每
天说要戒手机，就像戒烟一样，但
是永远戒不掉，因为它已经成为你
身体的一部分了，成为你大脑的一
部分，把自己身体一部分斩掉，这
其实不可能了。

但是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有一
种很偷懒的方式，实际上不是被
迫，而是主动进入一个信息茧房，
就是说面对各种复杂的信息时，相
信我愿意相信的那部分资讯，进入
我愿意进入的那部分群聊，慢慢越
来越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相互
之间的信息的共享，屏蔽各种相
反、不利的信息，你就逐步进入一
个你觉得可以用简单认知的方式
获得筛选到的某种真相的茧房，甚
至不用筛选，因为这群人所获得的
信息都是单向度的。

那么一个人慢慢从信息茧房
进入了一个“立场茧房”，连立场都
是完全一致的。从信息茧房到立场
茧房，人才能从容地活下去。但是
一旦和外部世界接触，人就会陷入
互相完全无法说服的争论甚至谩
骂当中，因为不仅立场分歧，立场
所支撑的信息也是有分歧的，然
后对相反的信息一概称之为谣
言，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理解，以
对方不一样的方式理解这个信息
所包含的含义。

所以信息本身并不是一个客
观的存在，它要经过主观的理解才
能呈现出它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
赫拉利反复说的，信息和信息链接
在一起时，不同的链接所呈现的意

义，或者说所谓的真相是不一样
的。但是今天在一个信息过载的
时代，人们太累了，哪里有这么多
时间去筛选这些信息，所以只能
躲到信息茧房，获得一种立场的
一致性，拥有同一性以后他才活
得下去。

当然我这个人是属于自讨苦
吃的人，我不是爬到某个孤岛上，
我更愿意从东海游到南海，在不同
的信息海洋里面鉴别，甚至把它看
成一个智力游戏。我自己是做历史
的，虽然我不做考证，但是我所研
究的领域，过去的信息要么过窄，
要么匮乏，所以需要自己辨别。这
个比较、参考就是双重证据法，然
后做出我的独立判断。

我比较喜欢有与众不同的追
求，有与众不同的独立立场，就是
所谓蝙蝠型的人格。我超越一切混
战之上，所以我更愿意加入不同的
群聊，获得相反的资讯。因为我希
望通过拥抱不同的大海来找到自
己立场的支点，从而更接近终极的
真相。

刘擎：赫拉利在新书里面批判
一种观点，叫做“天真的信息观”。
因为在他的书里面有一个基本的
要素，就是现实、真理和信息三个
是不同的东西。他认为现实是客观
存在的，但现实有非常多的面向，
你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找到真正的
真相，所以我们看到的真相总是局
部的。

他认为要破除所谓信息自由
市场理论，就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
多，就离真相越近。因为他说特别
是现在网络算法推送的时代，它推
送给你的信息，就是你自己最想要
的，是能够激发你最强的参与性
的，因为参与度是互联网公司需要
的一个指标。比如说煽动仇恨，你
听到这边煽动的仇恨和听到那边
煽动的仇恨，这两种仇恨加起来根
本不等于真理。所以这里边就构成

了一个更复杂的途径。
刚才小黄老师问的问题是我

们信息已经过载了，许老师提供的
方案是要更多不同的信息，那么就
要像许老师这样能够有特别强的
信息处理器，CPU肯定是特别好
的。我是受不了的，我游一会儿泳
就需要到岛上歇一会儿，做两栖动
物才行。我有的时候必须封闭信
息。但是岛本身并不是一个孤岛，
岛是由另外一个印刷时代的信息
网络构成的岛屿的链，是一个岛
链。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会在
那里找到平静和歇息，然后有冷静
的头脑在里边筛选。

但是，赫拉利这本书里面有一
个蛮复杂和吊诡的论点，他说，实
际上你以为你在自由选择，哪怕你
愿意非常公允地听取不同意见之
后做出自由选择，这个意愿本身仍
然是在各种信息的交互网络中构
成的，而并不是你本来就有的意
愿。但是，如果我们将他这个观点
逻辑贯彻到底，就可以质疑，赫拉
利批判性思考的意愿也是在信息
网络中构成的，是人云亦云吗？我
觉得，其中仍然需要有更充分的论
述来处理信息与真相之间的关系。
比如他仍然相信，科学共同体这样
一种信息网络模式对获得真相而
言更具有优势，但他也承认根本没
有万全的办法。

许纪霖：说明一下，我说的信
息不是说越多越好，如果是同质的
信息的话，都是无效信息。我说这
个信息不在于多，在于什么呢？是
兼听则明，就是说你要能够善于听
到不同的信息，甚至是互相冲突
的。你首先要学会辨别什么是垃圾
信息，其次是拥有合理分析各种矛
盾信息的能力。这种判断力是可以
慢慢训练出来的，你面对各种具有
合理分析的信息，能够兼听则明的
话，那么你可以超越这些互相矛盾
的信息，可能会更接近上帝那样的
视野，看到整头大象。

从尤瓦尔·赫拉利新书《智人之上》说起

信息过载的时代
我们该如何应对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

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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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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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中信出版集团全球同步发售《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全新作品《智人之上》。
作为沉淀六年后的新作，尤瓦尔·赫拉利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信息网络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在人工
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对信息网络的认知将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新书发布当天，出版方邀请
华东师范大学刘擎、许纪霖两位教授，结合尤瓦尔·赫拉利这本新书进行精彩对话，并特邀首都师范
大学哲学系讲师黄竞欧主持。本文为此次对谈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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